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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

近年来，“情感转向”成为数字新闻学研究和讨论的

一个热门主题，学者们正在越来越多地关注情感在新闻

生产、文本和受众当中的角色，新闻学研究正在经历一

个从仅仅关注事实、信息和框架到开始关注情感的转向
[1]。随着数字媒体和社交媒体的出现，新闻的生产和文

本正在出现日益情感化、主观化和个人化的趋势，这不

仅在新闻场域的新兴入场者中有显著表现，同时也表现

在传统机构型新闻媒体在适配社交媒体平台时所进行的

文本呈现当中[2]。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与这一主题

相关的学术文章也体现出对“情感转向”的价值上的默

许或倡导，以及对传统上以客观中立作为认识论的专业

理念的否定和质疑。新闻学研究的情感转向以及数字时

代新闻表现的日趋情感化，并不意味着对情感的规范性

价值的简单肯定，而是以一种审慎批判的态度看待[3]。

一、数字新闻研究中的情感转向

纵观整个新闻史，特别是近代以来，情感作为一个

与客观性对立的因素，受到学者忽视甚至是排斥。传统

新闻理论研究中更多地是强调纯粹的客观性，将新闻记

者和媒体机构的情感表达置于对立面。此种对立框架遮

蔽了一个事实，对于作为社会产物的新闻报道，绝对的

客观是难以实现的理想状态。在记者对素材进行选择、

拼接和加工的新闻生产流程中，“事实主观化”难以避

免，情感性因素也悄然涉入其中。而在当代社会，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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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出现情感转向有其独特的社会语境，随着媒介对社

会生活的不断浸润和侵入，现代社会是新媒介技术影响

下视听传播化的社会 [4]，情感成为新媒介空间的重要组

成部分，情感传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数字新闻和智

能算法环境中人们的情感更易于表达，新闻实践也更注

重受众情感需求，呈现明显的感性倾向，而情感性因素

在非虚构写作、新闻直播、新闻游戏等报道实践中的有

着更为广泛的应用。

情感是一个介于个体与公共领域之间，在社会互动

中不断被建构的因素。主流媒体”一般理解为承载着主

流意识形态，体现官方话语，具有较高舆论影响力和知

名度的新闻媒体，包括党报党刊和广播、电视媒体，以

及都市报、官网、官微、官方公众号等媒体 [5]。在当代

社会，新闻传播出现情感转向有其独特的社会语境。移

动媒体与社会化网络平台重塑了媒介生态系统，情感逐

渐成为新闻产制和消费过程的重要动力。情感性因素得

以充分释放和发挥其功用，情感表达的主体日渐多元化

且呈下沉趋势，进而深刻影响社会互动和集体行为。媒

介赋权使得弱势群体和普通人从幕后走到台前，获得了

在公共领域自由表达情感的权力，互联网独具的连接性

特征让个体情感得以转化为“集体兴奋”。因而，情感

成为新媒介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情感传播的重要性日

益凸显。我国主流媒体也开始重新衡量情感性因素在新

闻中的价值，在话语表达风格、报道叙事特征、内容生

产模式等层面进行变革和转型。实证研究发现，主流媒

体的社交平台账号通过草根化、高度情感化和偏向性的

转变来对传统修辞策略进行调适，目的在于激发民众情

感，以建立媒体与民众之间的亲密关系 [6]。在数字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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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业情感转向的背景下，探讨新时代主流媒体发生情

感转向的原因，有助于立足全媒体传播格局建设新型主

流媒体。

二、主流媒体新闻报道发生情感转向的原因

我国主流新闻媒体具有记录时代、引导舆论、传播

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功能，因其独有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传统意义上主流媒体一贯秉持严肃风格，情感性因素的

涉入仅存在于通讯和评论等特定体裁中。如今，媒介技

术的发展与后真相时代的到来推动了主流媒体的情感转

向，通过将情感性因素合理纳入新闻的生产流程，主流

媒体不断提升“以情动人”的能力，增强与公众的情感

沟通与思想共鸣。

（一）媒介技术的更新

媒介技术的不断更迭往往对社会文化造成深远影响。

随着数字媒介技术的发展的到来以及手机使用率地提高，

可以发现数字媒介以其独特的情感偏向，重塑了情感性

因素在新闻报道中的角色。数字新闻融合了更多元的媒

介形态，相较于文字这一传统媒介，图片、视频、动画

等可视化手段更容易呈现和激发情感。互联网的即时传

输和多向互动特征，使得情感的流动更为迅捷，并得以

在不同主体的互动过程中激荡和升华。新媒介技术无限

压缩了情感传递的时间，构建起情感交流的赛博空间，

让自由流动的情感嵌入每个人生活之中。在许多网络群

体性事件和抗争行动中，情感动员已经成为关键环节之

一，受众情感的重要性大为提升。

新媒介技术环境中的另一个突出特征是受众赋权，

对于新闻生产而言，如今的受众具有主动参与新闻实践、

影响新闻选择的权力。新媒介赋予了普通受众普记录、

表达和选择的权力，曾经被新闻实践忽视的行动者有了

自我展演、借力发声的渠道，公众参与式新闻生产建构

出更为多元真实的情感面貌。由此，新媒介的受众赋权

促进了新闻价值标准的转变，从传者本位、传受平衡到

受者本位，受众的情感需求和期待成为重要的考量，情

感性因素的运用不可避免。

（二）媒体与受众日益扁平化的互动

新媒介技术环境中受众的情感更容易调动，新闻受

众的情感需求日益受到重视，涌现出强调以受众为中心

或受众参与的新闻实践模式，媒体与受众之间的情感沟

通日益扁平化。网络传播重构了新闻生产方式和流程，

由单向的、以传者为中心的线性模式转向去中心化的

多主体协作模式。由此受众主动性大幅提升，可以通过

搜索、分享与评论等形式参与新闻生产协作，与传统把

关人模式相比，媒体机构更注重对现有内容的整合、公

布、情境化和策展 [7]。随着我国媒体融合战略部署的不

断推进，我国主流媒体着力于建设新型主流媒体，也体

现其出于深度融合的自身发展需要，为了更好地到达用

户，打破传统局面，主流媒体不断入驻或自建平台，从

而汇聚节点化用户以及内容、用户数据等各类社会资

源。通过对三大央媒平台（《人民日报》、新华社、央

视频）的产品结构与生产型用户的信息数据进行研究发

现，它们的优势在于资源的独特性及其资源整合能力，

短板是用户活跃度不足、平台开放性有限 [8]。这一短板

恰恰说明我国主流媒体与受众的情感沟通与互动还有待

进一步加强。

通过互联网，受众可以通过新闻浏览与新闻生产者

产生情感关联，也可以通过转发和评论等形式表达自身

情感态度，对新闻文本进行二次创作，还可以在评论区

与其他读者展开讨论，情感的流动在这一过程中呈现出

较为复杂的趋向。但由于“沉默的螺旋”效应，新闻舆

论场中总会存在占据优势地位的观点，在对立观点的激

荡中，情感能量不断累积、情感共识逐渐形成，主导情

感最终成为人们共享的情感状态。这种互动仪式进一步

加强了新闻媒体建构的共同情感和信念，最终可能影响

社会集体认知和行为。新闻报道中的情感性因素经历了

“记者—读者”“读者—读者”“读者—记者”循环往复

的流动过程，也构成了媒体与受众之间的情感沟通机制。

一方面，新闻媒体借由情感工具促进主流意识形态的大

众化，建构关于特定议题的基本认知和情感倾向；另一

方面，互联网时代的互动仪式具有多节点、多方向的特

征，受众群体内部的情感交流以及受众给媒体的情感反

馈更加丰富，使得作为互动仪式的情感流动呈现更加多

元的样貌。因而，我国主流媒体要在新时代牢牢占领宣

传舆论主阵地，必须深入把握后情感社会语境的特征，

并合理运用作为互动仪式的情感性因素，注重与受众的

情感互联互通。

（三）公共事件中的情感诉求

情感本身具有磁性，情感认同是对这种磁吸力的反

映，情感能够起到动员作用。“诉诸情感”是一种由来已

久的劝服方式。当前我国社交网络平台大多遵循情感动

员逻辑，即以情感运作唤起、激发或者改变人们对事物

的认知、态度和评价 [9]。在社会公共舆论的形成过程中，

情感已成为不可忽视的建构性要素。新闻报道涉及的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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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议题亦常牵涉复杂的情感样态，若媒体引导不力则容

易催生网络舆情再次爆发危机。在社交媒体圈层传播的

助推下，公众非理性情绪一旦达致“集体兴奋”状态，

则更可能催生抗争行动，进一步激化官方、媒体与公众

之间的矛盾。充斥于媒介环境之中的情感表达使新闻媒

体无法回避情感，而情感在特定情况下有益于达成报道

目的和传播效果，缺乏情感注入的文字往往难以形塑认

知与凝聚共识。尤其是在突发公共事件中，为了应对负

面情绪持续发酵、虚假信息甚嚣尘上的网络舆论环境，

主流媒体需要以情感表达引领公共舆论。有学者指出，

舆论中的情感表达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主流媒体如何与

情感化的网络舆论更好地互动是研究的落脚点 [10]。置身

于众声喧哗的互联网时代，主流媒体要发挥其引导功能。

因此，必须合理运用情感性因素，以情引情、以情动人。

结语

新闻业实践中“情感”从被遮蔽到释放，正是由互

联网基础设施组织和发动起来的。普通用户在平台媒体

发言的可见性门槛远低于大众传媒时代，公众是带着自

己的情感走进公共空间的。其希望和悲观、恐惧和欲望、

怨恨和愤怒的情绪体验附着于互联网平台之上，影响着

公共舆论的建构，并成为社会动员和整合的一种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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